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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从物质、精神、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对《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进行

解读，分析认为主人公珍妮特通过脱离教会、离家出走逃离物质空间的限制，透过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

挣脱精神空间的桎梏，通过构建三个童话空间完成在社会空间领域内对社会规约的颠覆，由此从三个空

间上实现了对社会与宗教压迫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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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efebvre’s spatial criticism theory, this paper interpret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ysical space, ment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
sis of this paper, the heroine Jeanette escapes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space by running 
away from the church and home, throws off the shackles of mental space by constantly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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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self-consciousness, and completes the subversion of social convention in social space by con-
structing three fairy tale spaces, which complete her final revolt against the oppression from so-
ciety and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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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英国当代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首部小说，获英国惠

特布雷最佳首作奖。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作者将主人公珍妮特所处的空间与童话空间并

行，在封闭的现实空间中打开了新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差异：现实空间里，珍妮特最终还是回到家乡，

回到了那个压迫她信奉五旬节教派的养母身边，而在她所创造的新的空间里，珍妮特离开了魔法师与城

堡后，又离开了“对世界不存质疑”的村庄，造船航海，去寻找“很远的地方”的“美丽的城市”。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对这种文学文本中空间的创造与想象十分有解读力，据此，本文采用列

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作为理论依据，对《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如何描写和创造几类空间进行分

析，进而揭示出作者如何以空间维度为核心，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生产融合在一起，借以

表达其作为少数性向者在父权社会、宗教规训中摆脱桎梏、冲破禁锢，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过程。 

2. 空间批评理论 

20 世纪后半期，西方政治及知识领域的进程中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转向”特点，空间批评理论就是

在这次转向中提出的一种空间理论，它的出现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1]。亨利·列斐伏尔，作

为首位提出“空间转向”的理论家，强调社会的空间化分析批判意识，在肯定空间的社会政治蕴含的基

础上，他建构了一个由“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种空间构成的空间模型，分别与

“感知”(perceived)、“构想”(conceived)和“实际”(lived)相对应。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

三个领域，即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其中，物质空间是传统空间学科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是直接的、可感的；精神空间则是一种被概念化的空间，其核心是对空间的知识建构，是在第一个物质

空间的基础上构想而产生的空间，换句话说，精神空间是对物质空间的表征；而社会空间区别于前两类

空间又包含了前两类空间，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空间是充满想象的空间[2]。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橘

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传统的物质空间、建构的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正好都能得到体现，恰能按

照其生成样式逐一分析。 

3. 物质空间的限制与出逃——摆脱家庭、宗教对个人的桎梏 

3.1. 被限制的空间——家、教会 

小说中，珍妮特的养父母信奉五旬节，与传统父权制家庭不同，珍妮特的养母在家里的地位比其养父

高得多，家庭事务大多都由珍妮特的养母决定，这其中也包括珍妮特的教育问题。养母拒绝送珍妮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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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认为珍妮特在家按照她的方式接受她的教育即可。按养母对珍妮特的规划，小珍妮特应该从小呆

在家中或教会中，通过研读《圣经》完成教育，珍妮特不用去学校上课念书，成年后只需成为一名传教

士，然后远赴非洲去传教，替养母完成传教的愿望。尽管小珍妮特对学校充满好奇，“我对学校很好奇，

因为母亲总管它叫‘孽生地’。我不懂那是什么，但我知道肯定和违背自然的激情一样是坏东西。‘他

们会引你走上歧途。’这是我得到的唯一解释”[3]，但是养母依然不肯送珍妮特去学校，直到政府发现

此事，“一只鼓鼓的棕色信封从信箱口‘扑通’一声掉进了家里。我母亲以为这是参加了在镇公所里举

办的‘治愈伤患布道会’的人写来的感谢信。她把信封撕开，脸色一变。‘是什么？’我问她。‘是关

于你的。’‘关于我的什么？’‘我必须送你去学校。’”[3]，这都证明了养母的企图，她企图通过将

小珍妮特禁锢在家和教会这两个物质空间中，达到对小珍妮特精神空间的控制，从而让珍妮特走上养母

所期待的传教士之路。小珍妮特在家中接受养母的宗教启蒙这段时间里，曾对法语产生过兴趣，但养母

仍然拒绝教小珍妮特法语，“我请求母亲教我法语，但她立刻拉下脸，说她不可以”[3]，后来珍妮特才

知道，原来养母年轻时曾与一位法国男人发生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这在养母心中，是“差点儿让我

沉沦”的事，与“违背自然的激情”并无二致。自己年轻时因为与法国男人发生过感情，便不允许女儿

学习法语，她对珍妮特物质空间的控制可见一斑。 
在珍妮特自我意识尚未觉醒之前，她已然察觉到了养母对自己物质空间的禁锢，这一点可以从小珍妮

特物质空间中的一些无意识的反抗中发现，比如小珍妮特觉得只有呆在厕所才舒服，并且宁愿呆在厕所

也不想回家，“我在厕所里思考这一切。……‘你快点儿回来，上个厕所用不了那么久。’但那是我唯

一可去的地方”[3]。这里所谓的“唯一可去的地方”实际上只短暂地存在过，因为那段时间养母在家里

搭建后门口的卫浴间，因此他们需要到户外上厕所。但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几乎也可以看作珍妮特在

被物质空间禁锢后的第一次反叛。 
随着珍妮特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同性恋取向开始出现苗头，养母在第一次发现珍妮特的同性恋苗头

后，伙同教会众人，将珍妮特所在房间，“‘这期间，别让她离家半步，也别给她吃食。她需要耗尽精

力，知道魔鬼离去，才能重获她自己的精气神儿。’母亲点头，点头，点头，然后把我锁在房间里。她

倒是给了我一条毯子，却拧走了电灯泡”[3]，养母和教会众人，企图通过断水断粮的方式，“改变”珍

妮特的取向。两天后，当牧师和老教友们再次来到珍妮特家时，珍妮特对他们说“我要忏悔”，但实际

上珍妮特的忏悔是假的，她只是“想尽快摆脱这档子事，而且，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3]。珍妮特在

摆脱这种境地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她当时的“恋人”梅兰妮，去“亲吻她，亲吻她，直至我俩热汗淋漓，

泪水涟涟，紧紧相拥不分彼此”[3]，在这之后，珍妮特得了腺热。讽刺的是，牧师认为这场腺热是“上

帝宽恕了你，既往不咎”[3]。尽管牧师说上帝宽恕了珍妮特，但珍妮特的养母却无法宽恕，养母“在我

浑身发抖躺在客厅的时候，带了一把细齿梳子去了我房间，翻出所有信件、所有卡片、所以私人日记，

然后夜里去后院把它们烧光”[3]，在珍妮特的心里，这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让养母为珍妮特建立起的

物质空间开始有了裂痕、开始破碎，“墙是庇护，也是限制。墙的本质注定了墙终将倾颓。吹响自己的

号角，你会看墙四壁倒塌”[3]。 

3.2. 物质空间的破碎——珍妮特被迫离家、教会解体 

在经历了两次对珍妮特性取向的围剿，仍然没能改变珍妮特的同性恋倾向后，养母将珍妮特赶出了家，

“母亲要我搬出去住，牧师和大部分教友都支持她，反正她是这么说的。我让她恶心难受，我玷污了这

个家，也把邪恶带进了教堂”[3]，养母无法忍受自己的家中、神圣的教会中有这样异类的存在，“‘你

必须离开，’她说，‘我的家里不能有魔鬼。’……‘我没有别的去处。’我为自己申辩，跟着她走进

厨房。‘魔鬼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她丢出这么一句话，把我推出门外”[3]。尽管珍妮特是被养母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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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和教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珍妮特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认同的加深，长久以来禁锢珍妮特

的两个物质空间终于破碎。珍妮特通过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不断坚持，主动或被动地争取到了解放，脱离

了家庭、教会对她的禁锢。脱离这份控制与桎梏后，她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先后开过冰激凌售卖车、在

殡仪馆给死者化妆、在精神病院做护工，“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她没有退路，不能回头”[3]。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结尾，教会这个物质空间也解体了，当成年后的珍妮特回到家乡后，“协会已

经解散了，莫克姆旅店发生了贪污腐败事件，伯恩牧师痛心疾首。原来，为感化渔民儿筹集的善款被秘

书挪用，拿去偿还自己的赌债了；我母亲挣到的会费资金和售卖宗教用品所得的盈利都被他拿去偿付太

太——他那早已分居疏远的原配——的生活费了。真正和他同居的是她的情人”[3]，而莫克姆旅店那边，

“公共卫生部门组织的某项卫生检查说那儿的汤里掺水，毛巾也没洗干净。那地方已破残失修，被勒令

彻底整顿，否则直接关门大吉。这就够糟了。偏巧，我母亲又在《通灵周报》上发现一则启事，‘莫克

姆最知名的灵媒’可以向刚刚丧亲的人提供招魂服务……我母亲气坏了，当即挥笔写了一篇长长的檄文，

揭露了这等不忠不信的邪行……”[3]。尽管教会的解体与珍妮特无关，但在小镇上盛极一时的教会最终

以如此惨淡的方式分崩离析，也预示着珍妮特已经完全脱离了物质空间对她的禁锢。 

4. 精神空间的禁锢与叛离——逃离社会、宗教对同性恋者的摒弃与规约 

精神空间的核心是概念化，强调被“构想”[4]，也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精

神空间指涵盖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的空间。 
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珍妮特精神空间所受到的禁锢与压迫，以及自我觉醒后的反叛，

路线上大体与物质空间一致，这符合上述关于精神空间是一个概念化空间的论证，也就是说，它可以看

作被设想和构建出来作为“真实的空间”来研究。 

4.1. 养母试图控制珍妮特的精神空间 

如上文所论述的，养母通过将珍妮特禁锢在家中、约束在教会内以实现对珍妮特物质空间的约束，又

通过将珍妮特锁在房间、赶出家门等方式不断挤压珍妮特的物质空间以期使珍妮特的同性恋特质消失，

但珍妮特不断成长，不断地建构自我，最终使得她离开了压迫她的物质空间，“吹响自己的号角……看

墙四壁倒塌”。精神空间里，珍妮特也受到了家庭、教会对她的禁锢，但这种禁锢在精神空间中是以一

种能被抽象、被概念化的方式出现的。 
这种抽象、概念化的方式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有多处体现，比如养母对《简·爱》结局

的篡改。在珍妮特被送去学校之前，养母在家中教育珍妮特所用的材料除了《圣经》就是《简·爱》。

令人遗憾的是，养母篡改了《简·爱》的结局，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小珍妮特，简·爱最终与罗切斯特先

生分道扬镳，嫁给了传教士圣约翰，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给珍妮特的精神空间烙上枷锁，像是在说，结局

必须得是传教士！“除了圣经，她最喜欢的书就是《简·爱》，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一遍一遍地念给

我听。那时我还不识字，却知道读到哪里就要翻书页。后来，我识字了，加上好奇，便决定自己读一遍。

有点像是怀旧的朝圣。结果，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我在图书馆最里头的角落里发现，简·爱根本没有

嫁给圣约翰，而是跑回去找罗切斯特先生了。那感觉，就像我翻箱倒柜找扑克牌时突然发现了自己的领

养文件一样，在那之后，我再没玩过纸牌，也再没看一眼《简·爱》”[3]。 

4.2. 教会“圣灵”说试图控制信教人的精神空间 

在教会中，牧师们鼓吹“圣灵说”，试图通过“圣灵说”控制新教人的精神空间。“来自斯托克波特

的芬奇牧师。他是魔鬼方面的专家，布了一次骇人听闻的道，讲的是被魔鬼附身有多容易。……芬奇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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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被附身的人常有不可自制的暴怒倾向，还会突然爆发出狂野大笑，而且一直、一直都非常狡猾”[3]。
书中有一段非常荒诞的描写，珍妮特七岁那年因病失聪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养母没有发现，而牧师却

声称珍妮特的表现是“圣灵”附身，“礼拜日，牧师告诉所有人，圣灵充溢我身心。二十分钟的时间里，

他都在谈论我，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3]，直到“不够圣洁”的裘波莉小姐发现小珍妮特并将她带到医

院。在医院，尽管姊妹教友们发现小珍妮特是耳聋而非“圣灵”附身，她们只是“扭回头，再次凝视合

唱乐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3]。包括养母在内的教会信众们，将牧师的话奉为上帝的旨意，即使现

实与牧师声称的内容相矛盾，她们也能选择性无视，只相信教会让她们相信的。这让从小熟读圣经等教

义的珍妮特开始产生困惑，对教会所筑的精神空间开始产生质疑。 

4.3. 自我精神空间的建立：同性恋意识觉醒 

而珍妮特精神空间最大的裂痕来自于她自我意识的出现、同性恋意识的觉醒。 
珍妮特逐渐对性别产生了自己的认识，她梦到了自己的婚礼，在梦中，“我的新婚丈夫转过身来面对

我，而在这当口会有无数可能性。有时候他是个盲人，有时候是头猪”[3]，以至于当邻居家的女人说“她

嫁了一头猪。我问她为什么要嫁给猪，她回答我说，‘当你发现他是头猪，一切就都太晚了。’”时，

珍妮特觉得“太对了。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在现实中发现了我在梦中发现的事情。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嫁给了一头猪”[3]。这时起，珍妮特对男人的认知开始出现这类不堪的印象，“从那之后，我总是留

心观察他。很难发现他其实是猪。他很聪明，但两只眼睛挨得很近，皮肤是亮粉色的。我试着想象他不

穿衣服的样子。可怕。我认识的其他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经营邮局的那个男人是个秃头，秃得锃亮，

一双肥手都塞不进糖罐”[3]，对男女之事也开始有了感知，“我绕了远路，就为了躲开那一对一对的男

女。他们发出的声音很滑稽，听起来很痛苦，女孩总是被男孩狠狠积压在墙壁上”[3]。 
与此同时，珍妮特开始能欣赏同性的美，“她朝我微笑，猫眼般漂亮的灰眼睛闪烁着笑意”；她第一

次与同性产生情愫，“她久久地抚摸我的头发，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那感觉就像是在水里沉溺。然

后，我有点害怕了，但又控制不住自己。胃里好像有东西在蠕动。我的身体里有一只大章鱼”[3]；第一

次对同性谈起爱，“我们手忙脚乱地离开厨房，我还站在台阶上吻了她一下。‘我爱你，几乎和爱上帝

一样多。’我笑了”[3]。这些对女性美的欣赏、同性之间的情愫与爱的发生都成了珍妮特逃脱精神空间

束缚的最有力的原因与动力。 
无论是对男性形象的认知——猪、丑陋，对男女之情的感受——滑稽、痛苦，还是对同性情愫的感知

——沉溺、爱，这都是珍妮特精神空间开始瓦解的迹象。除了养母施加的控制外，教会内以及社会上呈

现出的对同性恋者普遍的摈弃，使得珍妮特的精神空间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封锁、被控制的状态下。这

些迹象的出现使得精神空间出现裂痕，而这些裂痕附在珍妮特的精神空间内，不断对世俗的规约发起挑

战，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宗教、社会带给同性恋者的规训，不断挑战规则、不断颠覆宗教话语的权力，以

致这些裂痕不断扩大，直至将这道隐形的枷锁彻底打破，使珍妮特能突破精神空间的桎梏，摆脱父权社

会、宗教话语带来的镣铐，踏上寻找自我的旅途。 

5. 社会空间的桎梏与颠覆——构建极具象征意义的童话空间 

列斐伏尔的第三个空间，即社会空间更强调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以及构成它的各种符号、意

象、形式和象征，强调开放性与想象力，是囊括想象之产物在内的空间，例如象征、隐喻及乌托邦等等[1]。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对出现了大量对圣经和经典童话寓言的戏仿，在故事主人公珍妮特逐渐长

大的故事线中，间或穿插了三个故事：一是追求“完美”妻子的王子的童话故事，二是柏士浮爵士寻找

圣杯的神话故事，三是魔法师的学徒的故事，这正是各种想象的空间的集合，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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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而合，使得他的空间本体论在这个维度上仍然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分析温特森建构出的三个社会空间之前，《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书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巧

思。小说一共八章，每一章的章节名刚好与《旧约》的前八章一一对应，每一章都与其原章节有共通性。

如，第二章名为“出埃及”，《圣经》中的“出埃及”讲的是以色列人摆脱压迫逃出埃及的故事，小说

中的“出埃及”则讲了一个主人公离开家庭开始上学给故事。又如，第五章名为“申命记”，《旧约》

中的“申命记”讲的是上帝命令摩西重述十诫，而小说中的“申命记”则用了很短的篇幅戏仿了一段上

帝居高临下的声音[5]。这种颠覆的写法为这本书建构其庞大的社会空间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石，这个基

石附着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脉络中最深刻的基督教信仰之中，为小说离经叛道式的戏仿与改写增加了一

层经典、权威的意味，模糊了现实与神话的界限，使得书中三个社会空间极具象征意义。 

5.1. 第一个社会空间——追求完美妻子的王子 

第一个社会空间出现在第三章“利未记”中。《圣经》中的利未记详细记录了许多律法与原则，小说

中这一章则描写了养母的教条以及福音教会的教规。这个社会空间是通过一个追求完美妻子的王子的故

事来构建的。王子召集谋士花费三年寻找“完美的王妃”未果后，写了一部书《关于完美的神圣奥秘》，

文中三个章节分别是“完美的哲学”“完美的不可能性”以及“我们需要创建充满完美事务的世界”[3]，
通过这三章，王子对于完美的解释如同中世纪版宗教结构般严密且“毫无瑕疵”[3]。后来，王子终于找

到了他想要寻找的完美的女子，但女子却称自己并不是“毫无瑕疵”的。由于女子是“完美”的但却不

是“毫无瑕疵”的，这破坏了王子书中的逻辑，于是王子及其谋士斥责女子为异教徒，并将女子斩首。

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王子所著的《关于完美的神圣奥秘》实际上是对父权社会的影射，是父权社会对于

完美女性的想象。而王子将女子斩首则隐含着男权话语对女性意识的剥夺，其背后的逻辑是：符合男权

社会中普遍认为的完美的才可以存在，那么同性恋者这种不完美的因素就该被剔除。另外，王子对于完

美的追求，也暗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苛求，即没有主体性的、没有欲望的、没有自己的意愿的、忠贞

的，才是完美的；一旦有了主体性、有了欲望、有了自己的意愿、不忠贞了，就不是完美的，而这种不

完美被暗示需要被剔除。这个社会空间的出现，是物质空间中的小珍妮特第一次对福音教会产生怀疑后

产生的，因为布道者对完美的解释让小珍妮特觉得自己的自由意志被剥夺了，由此产生怀疑，进而孕育

出这个社会空间。这与社会空间中，温特森通过描写王子对完美的追求来讽刺现实世界中父权社会对女

性意识的剥夺是一致的。而在这个社会空间中，这种单一的、集权的话语刚好是迫害珍妮特前两类空间

的根本来源。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中关于社会空间区别于前两类空间又包含前两类空间的论述，在这个故

事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5.2. 第二个社会空间——柏士浮骑士寻找圣杯 

第二个社会空间出现在最后两章“士师记”与“路得记”中。“士师记”主要讲述了珍妮特因为同性

恋倾向再次被曝光，与教会和养母决裂；“路得记”则主要讲述了珍妮特离家出走后的打工生活。这两

章的主线内容是珍妮特对教会、养母的反抗，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抗争。这个社会空间是通过柏士浮爵

士寻找圣杯的故事来构建的。柏士浮爵士寻找圣杯的故事分别嵌入了最后两章，讲的是他离开亚瑟王的

王宫去寻找圣杯的历程。在整个历程中，柏士浮爵士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找到圣杯，在他无法确认十分

忧伤之时，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亚瑟王的王宫，“在那里，他曾是最得宠的骑士”[3]，他梦到“亚瑟

王坐在宽宽的石阶上，双手抱着头。柏士浮骑士双膝跪下，紧紧拥住他的王，可他的王成了一颗爬满常

春藤的树”[3]。故事的最后，柏士浮爵士来到了一座城堡，他“可以谈论圣杯，却不能谈起自己追寻圣

杯的原因。他曾在转瞬即逝的幻象中目睹完美的英雄业绩，完美的和平。他渴望再度见证那幻象，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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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能令他身心安定。他是个渴望田园生活的勇士”[3]。这个社会空间也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有很强的

关联性。社会空间中柏士浮爵士离开王宫，对应的是物质空间中珍妮特离开家；社会空间中寻找圣杯的

过程，对应的是精神空间中珍妮特寻找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过程；社会空间中柏士浮爵士梦到亚瑟王、渴

望田园生活，则暗示了物质空间中珍妮特回到了母亲身边。小说中，该社会空间的出现紧跟在珍妮特为

自己同性恋身份开始抗争之后，是为赢得身份认同与女性主体性地位而创造的，因为圣杯几乎可以看作

一种隐喻，是性别取向与女性主体性的象征。 

5.3. 第三个社会空间——魔法师的学徒 

第三个社会空间出现在最后一章“路得记”中。小说中的“路得记”讲的是珍妮特最终决定离家出走

后，不得已在外四处打工讨生活。珍妮特靠着卖冰激凌、在殡仪馆上班，甚至在精神病院做护工为生，

这个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珍妮特寻找自我的过程。而这个社会空间是通过魔法师的学徒这一童话故事构建

的。在最后一章的开头，作者构建了一个魔法的世界，魔法世界中的珍妮特离家出走后，在一个魔法森

林里迷了路，魔法师找到她，并通过一个游戏猜对了珍妮特的名字，并借此获得了命名她的权利，从而

将珍妮特变成了他的学徒和女儿，因为，“命名，意味着权力”[3]。珍妮特被魔法师带回城堡后，开始

学习魔法并学会使用魔法帮助村民，有趣的是珍妮特在学会魔法的过程中逐渐忘了自己是怎么来到城堡

的。后来，珍妮特因为爱上了一个男人，而被她的魔法师父亲驱逐。被驱逐后，珍妮特失去了魔法，来

到一座村庄。尽管村民们都很淳朴和善，但珍妮特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她“想要谈论世界的本质”[3]，
而不是像村民们“对世界不存质疑”[3]。于是珍妮特学造船、学航海，踏上了寻找“美丽的城市”的路，

尽管“身边唯有海水”，但“她没有退路，不能回头”[3]。该社会空间可以说是珍妮特在物质空间、精

神空间际遇的最形象的象征：魔法师将珍妮特带回城堡，实际上是将珍妮特带到了父权社会，城堡即时

一个父权社会；魔法师获得命名珍妮特的权利，将魔法师作为城堡也就是父权社会的象征，而“命名，

意味着权力”影射的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权力的剥夺；珍妮特开始使用魔法并逐渐忘记自己如何来到城堡，

是指被父权社会的话语同化，并沦为了其传播的工具；爱上一个男人即遭到驱逐，是物质空间中珍妮特

爱上同性被教会、母亲视为异类、魔鬼的象征；逃离后无法在村庄安定，只能在海上航行寻找自己的归

处，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中珍妮特作为少数性向者不被社会认同、没有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因此，该

社会空间成为最具有列斐伏尔乌托邦空间应有之义的空间，它将性别、身份、话语权、主体性集于一个

空间，是整本小说中，最完整、最有象征性的一个社会空间。 
珍妮特·温特森通过三个童话故事构建了三个社会空间，这三个社会空间与珍妮特在物质空间与精神

空间中所受的压迫与所作的反抗脉络一致，正如列斐伏尔理论中所明确的一样，温特森通过想象、象征

等手段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及社会空间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展现了主人公珍妮特在被宗教禁锢、

被父权社会压迫、被社会的教条与规约束缚后，突破物质空间的枷锁、挣脱精神空间的牢笼、追求社会

空间乌托邦式的自由的一生。 

6. 结语 

小说中现实与虚构并行，多种文类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构建出了奇妙而多样的空间。

本文以空间本体论为理论指导，对小说中三类空间作出分析，不难发现，作者通过对小说主人公被限制、

被禁锢、被束缚的物质空间及精神空间的描写，揭露了少数性向者在父权社会与宗教规约中被摈弃、被

桎梏的现实，通过创造三个充满想象与象征的社会空间，展示了小说主人公作为少数性向者如何在物质

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全方位的禁锢中，奋起反抗，追求女性主体地位、捍卫女性自由意志、寻找

身份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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